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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王府与卫所之间:明代晋府
群牧所的设立及其运作

毛　 悦
(清华大学

 

人文学院,北京　 100084)

摘要:群牧所是明代亲王府的军事组织之一,以千户所为编制,又称“群牧千户所”。 群牧所同时隶

属于王府系统和都司卫所系统,参与到孳牧、屯田、供给柴炭、守御王城等多项事务中,对于理解明代军

事制度与宗藩问题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然而,以往对明代王府军事组织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王府护卫,鲜

有学者关注群牧所。 明代前期,晋王府设立了晋府群牧所。 永乐二十一年,明廷从晋藩的太原三护卫中

拨出一个千户所的官军随侍平阳王朱美圭就藩,其中不少官军来到晋西南的平阳府蒲州临晋县开展屯

田、牧养马匹。 宣德二年,明廷将晋王朱济熿废为庶人,革去了太原三护卫、晋府群牧所和晋府仪卫司。

一年后,随侍平阳王朱美圭的晋藩护卫官军被就近调入平阳卫安置,成立了平阳卫中左所。 宣德十年,

明廷将朱美圭封为晋王后,复设了晋府群牧所。 复设后的晋府群牧所,很大程度上由此前随侍朱美圭的

官军组成,这些官军先后经历了从晋王府调入平阳卫,又从平阳卫调回晋王府的调拨过程,并有许多官

军继承了护卫军时的屯田和牧马地,继续留在了晋西南。 晋府群牧所署位于晋王府的王城内,晋府群牧

所正千户一般居于王城。 此外,至少有三名晋府群牧所副千户负责管理地方上的屯庄,其中的两名副千

户率军在晋西南开展屯田、牧养马匹。 考察晋府群牧所的设立与运作,不仅能够有力地推进对明代群牧

所的研究,深化对明代王府内部军事制度的认识,而且有助于重新审视王府军事组织与一般卫所之间的

调拨与转换关系,进而更加完整地理解明代的军事管理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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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牧所是明代亲王府的军事组织之一,以千户所为编制,又称“群牧千户所”。 有明一代,各王

府设立过的群牧所至少有 21 个①,这些群牧所参与到孳牧、屯田、供给柴炭、守御王城等多项事务

中,对我们理解明代军事制度与宗藩问题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然而,以往有关明代王府军事组织

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王府护卫[1-9,12-14] ,鲜有学者关注群牧所。 管见所及,仅有日本学者布目潮沨在

对王府护卫的研究中随带论及了明代群牧所制度,他敏锐地指出,群牧所代替王府护卫而设,不过,
由于群牧所隶属于王府长史司,而王府护卫与王府长史司没有隶属关系,因此二者的性质迥异[1] 。
遗憾的是,该研究既没有深入到明代群牧所制度的实践层面,也没有针对明代群牧所进行系统的个

案研究,并且在此之后,再无有关明代群牧所的研究问世。
 

学界对于明代群牧所长期缺乏有深度的研究,其中最为主要的原因是典章文献对群牧所的记

载或过于简略,或零散而不成系统。 近年来,笔者在山西西南部的临晋县(今永济市、运城市临猗

县)的曾家营、西阳朝、东阳朝等村落进行了多次田野调查,意外发现不少记载晋府群牧所的族谱和

碑刻。 其中,族谱《赵氏世系伯仲次序》和碑刻《王氏世袭源流志》详细记述了两位晋府群牧所副千

户的从军经历、立功升转、子孙袭替及武选流程,为了解晋府群牧所提供了宝贵线索。 若能将上述

民间文献与官方典章、地方志书等相关文献充分结合,并将晋府群牧所置于藩王军事权力变化和当

地社会自身的历史进程背景下加以审视,不仅能够加深对晋府群牧所设立与运作的了解,有力地推

进明代群牧所的研究,深化对明代王府内部军事制度的认识,而且有助于重新审视王府军事组织与

一般卫所之间的关系问题,进而更加完整地理解明代的军事管理体制。

一、晋府群牧所的初设与晋藩军屯的开展

明代群牧所制度最早可以追溯至明王朝建立之初,万历《大明会典》云:“国初,设群牧所,牧养

马匹” ②。
此时是否有群牧所设于王府之中,史无明载,隆庆年间的御史萧廪认为这一时期许多镇守边塞

的藩王设立了群牧所,“国初,并边诸王多有群牧,盖王皆握兵,兵必资马,故其拨场以养马,实将选

骑以防边” ③。 遍检史籍,有明确记载的群牧所最早于洪武二十九年(1396)设立,《明太祖实录》载,
洪武二十九年,朝廷分别为庆藩、肃藩设立了宁夏群牧所、甘州群牧所④。 一年后,又为韩藩、沈藩分

别设立安东群牧所、沈阳群牧所⑤。 其中,可以确定,安东群牧所和沈阳群牧所均设于王府中护卫

下,这可能反映了当时群牧所的普遍情况⑥。 上述设有群牧所的藩王主要分封于北边地区,可以猜

测,明代群牧所起初很可能主要为养马防边而设。 《明宣宗实录》载,安东群牧所军士四百六十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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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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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正德《大明会典》记载了 21 个群牧所的名称,万历《大明会典》记载了 16 个,《王国典礼》记载了 14 个,《明史》记载了 20 个。
万历《大明会典》卷 218《太仆寺》,第 5 册。
萧廪:《议处王府牧地以敕防裕饷疏》,《皇明疏鈔》卷 41《赋役》。
《明太祖实录》卷 245,洪武二十九年四月戊申条。
《明太祖实录》卷 252,洪武三十年四月丙申条。
《明太祖实录》载:“置安东、沈阳二群牧千户所,时韩府、沈府护卫官军先往东胜立卫,特置二所隶之。”这说明安东群牧所、沈阳群牧所

分别隶属于韩王府和沈王府的护卫。 《安东群牧所选簿》多将永乐年间到景泰年间的安东群牧所写作“安东中护卫群牧所”或“安东中

护卫安东群牧所”,可见安东群牧所隶属于安东中护卫。 沈阳群牧所隶属于沈阳中护卫,成化《山西通志》云:“太祖高皇帝第二十皇子

……群牧所千户所宣德初隶沈阳中护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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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恩赐畜牧之数”,亦可说明孳牧是群牧所制度设计中的一大考量⑦。
明太祖朱元璋分封诸子为王,命诸王藩屏国家,“天下之大,必建藩屏,上卫国家,下安生民” ⑧。

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先后为诸王设置了护军府、仪卫司和三护卫⑨,并给予了诸王较大的军事权

力[3,9,11-13] 。 洪武三年(1370),朱元璋封第三子朱棢为晋王􀃊􀁉􀁒。 朱棢之国太原,镇守北方边塞,深受

朱元璋器重,他拥有太原三护卫􀃊􀁉􀁓,而且能够节制武将,率军北征􀃊􀁉􀁔。 虽然没有文献直接说明当时的

晋王府设有群牧所,但我们在成化《山西通志》对武官周全的记载中可以发现晋府群牧所设立的蛛

丝马迹,其文曰:“周全,直隶滁州人,洪武间累功升授太原中护卫右所正千户,卒官。 子礼袭职,屡
从北征有功,赐币奖劳,调注晋府群牧所” 􀃊􀁉􀁕。 可见,晋府群牧所最晚在洪武年间晋王朱棢北征不久

后已经设立。 山西临晋县西阳朝村赵氏族谱收录的《赵氏世系伯仲次序》佐证了这一点􀃊􀁉􀁖。 该文称,
洪武六年(1373)赵玉任太原中护卫右所副千户,其子赵兴承袭武职后,多次跟随晋王北征。 永乐四

年(1406),赵兴之子赵福“告蒙本所保送赴京,六月内蒙兵部官引于奉天门奏准袭职,仍授晋府群牧

所世袭副千户” 􀃊􀁉􀁗,这说明晋府群牧所在永乐四年之前已经设立􀃊􀁉􀁘。
手握重兵的藩王尾大不掉。 为了避免藩王威胁朝廷的统治,建文帝朱允炆、永乐帝朱棣大力推

行削藩政策,并大量裁撤王府护卫[2-4,9,13-14] 。 朱棣登基不久后,就开始调拨晋藩护卫军随侍郡王,
以分散晋藩的军事力量,“令于护卫内拨马步官军四千,随高平王、平阳王于平阳卫府暂居” 􀃊􀁉􀁙。 永乐

十年(1412),朱棢第四子庆成王朱济炫移居蒲州时,又拨太原右护卫中所官军随侍􀃊􀁉􀁚。 不仅如此,永
乐帝还多次命江阴侯吴高操练晋藩护卫军,以在军事上节制晋藩􀃊􀁉􀁛。 此时晋王朱棢已经薨逝,继承

晋王之位的是朱棢的长子朱济熺􀃊􀁊􀁒。 永乐十二年(1414)正月,平阳王朱济熿、庆成王朱济炫、永和王

朱济烺及晋藩护卫将校等向朝廷上奏,称朱济熺心怀忿恨,图谋不轨􀃊􀁊􀁓。 朱棣见时机成熟,当年便将

晋王朱济熺废为庶人,改封平阳王朱济熿为晋王􀃊􀁊􀁔。
永乐二十一年(1423),朱济熺之子朱美圭被封为平阳王,朝廷“命锦衣卫拨校尉五百,太原护卫

拨官军一千以备从卫” 􀃊􀁊􀁕。 晋府群牧所副千户赵福就在此次随侍平阳王朱美圭的行列中,“二十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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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宣宗实录》卷 115,宣德九年十二月丙午条。
《明太祖实录》卷 51,洪武三年四月辛酉条。
明初,诸王府设有护军府。 洪武三年,设仪卫司,洪武五年,设亲王护卫指挥使司,每王府置三护卫。 洪武九年,罢护军府。
《明太祖实录》卷 51,洪武三年四月乙丑条。
《明太祖实录》卷 118,洪武十一年四月辛未条;《明太祖实录》卷 121,洪武十一年十一月癸未条。
《明太祖实录》卷 199,洪武二十三年正月丁卯条。 《明太祖实录》卷 225,洪武二十六年二月丁丑条;《明太祖实录》卷 226,洪武二十六年

三月辛未条;《明太祖实录》卷 226,洪武二十六年三月丙辰条。
成化《山西通志》卷 8《名宦》。
《赵氏世系伯仲次序》与《中国明朝档案总汇》收录的《沈阳群牧所袭替世袭簿》的基本内容非常相似,很可能是赵氏族人根据晋府群牧

所袭替世系簿重新组织而成的,其中涉及的武官袭替、优给、出幼、借职等内容,均可与制度两相对应,因此具有一定的可信度。
《赵氏世系伯仲次序》,《赵氏族谱》二门地字部,1916 年,永济市虞乡镇西阳朝村赵正蒲藏。

 

胡英泽根据《明史》中“山西都司:……老营堡千户所嘉靖十七年添设、晋府仪卫司、沈府仪卫司、代府仪卫司、晋府群牧所、沈府群牧所、
代府群牧所”一句,认为晋府群牧所设立于嘉靖十七年。 若细察原文就会发现,“嘉靖十七年添设”其实是老营堡千户所的设立时间。
《明太宗实录》卷 13,洪武三十五年冬十月甲子条。

 

《明太宗实录》卷 128,永乐十年五月辛卯条。

 

《明太宗实录》卷 35,永乐二年十月庚午条;《明太宗实录》卷 96,永乐七年九月己丑条;《明太宗实录》卷 101,永乐八年二月癸亥条。
《明太祖实录》卷 256,洪武三十一年三月己未条;《明太祖实录》卷 257,洪武三十一年四月丁酉条。
《明太宗实录》卷 147,永乐十二年正月戊子条。
《明太宗实录》卷 155,永乐十二年九月辛未朔条;《明太宗实录》卷 158,永乐十二年十一月庚戌条。
《明太宗实录》卷 262,永乐二十一年八月乙亥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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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内调拨本所随侍平阳王,就彼随住” 􀃊􀁊􀁖。 赵福随王来到山西西南部的平阳府后,在蒲州临晋县曾

家营定居􀃊􀁊􀁗。
临晋县位于运城盆地的西南角,涑水河、姚暹渠自东向西蜿蜒而过,附近的居民可引河灌溉,是

较为适宜开展农业耕种的地区。 然而,在元明鼎革之际的战乱、明初居民大量外迁等种种因素的影

响下,临晋县有不少土地抛荒,吸引了许多屯军来到此地屯种,“临晋值元末丧乱,抛荒独多,故屯营

视他州县为伙” 􀃊􀁊􀁘。 晋藩军士也在此列,临晋县申家营《申氏族谱》载:
恭惟我申氏祖讳月,盖河南开封府祥符人也,随明太祖起义,以清海宇。 迨明祖尊居

九五,余祖为御林军。 嗣后王子分封于晋,余祖又为晋所属。 晋王车驾自汴梁北幸太原省

城,余祖随驾仝诣太原。 当时与余祖同随驾者盖数十余营焉,特以粮草不继,奉钧旨在该

州县公占无主荒地。 余祖始见临邑之名胜有峨嵋二嶷之环在于后,条峰叠翠之峙在其前,
左顾涑水,右凭西河,因择于姚暹渠之南,与临邑相去四十余里,立寨栅以屯集,即以本姓

名之,曰申家营。 其同余祖入临邑者,盖十三营焉􀃊􀁊􀁙。
由于太原“粮草不继”,这些晋藩军士“奉钧旨在该州县公占无主荒地”。 与申月一同来到临晋

县的晋藩军士在当地足足建立起了十三个营,可见人数之多。 申家营碑刻《申氏历世祖先灵主》透

露了申月来到临晋县的时间:“明成祖靖难北还,散军屯居,姓申名月者下居于此,是为申氏鼻祖” 􀃊􀁊􀁚,
可知,申月大约是在永乐年间来到临晋县的。

临晋县常旗营的《李氏创建家谱》,讲述了先祖李普通从太原来到临晋县开展屯田的过程,“永

乐初仿古屯田法分拨,晋主令占无主荒地,随拨居于古虞永丰渠北,名曰太常营,以旗铭功旗常焉,
后因称之为常旗营”。 与申月不同,李普通来到临晋县的原因,是太原“立寨不便,养马不给” 􀃊􀁊􀁛。 这

侧面说明晋藩军士还在临晋县牧养马匹。 清人崔炳撰写的《潘侯滩地口岸碑记》证明了这一点,其
文曰:“南界本邑西张,北界临晋姚庄,时未有浪店、夹马口两村,故滩地尽为潘侯有。 至明永乐间,
晋府借为草场,秣马其中,始立浪店、夹马口两营” 􀃊􀁋􀁒。 临晋县西北部的黄河滩地野草茂盛,地势开

阔,适宜牧马,晋藩军士遂抢占了潘侯村的滩地。
在上述族谱和碑刻中,“永乐年间”是一个标志性时间。 如果暂将这些民间文献中的种种建构、

传抄的痕迹存而不论,“永乐年间”对当地人的意义何在,这个问题或许更值得追问。 如前所述,太
原三护卫三次调拨护卫官军随侍郡王来到平阳府,第一次调拨发生在洪武三十五年,调四千马步官

军随侍高平王朱济烨和平阳王朱济熿。 第二次调拨发生在永乐十年,调太原右护卫中所官军随侍

庆成王朱济炫,不过不久后,朱济炫就从蒲州移居到了汾州􀃊􀁋􀁓,这些官军很可能也去往汾州,离开了

平阳府。 第三次调拨发生在永乐二十一年,调一千官军随侍平阳王朱美圭。 可以初步判断,洪武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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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氏世系伯仲次序》,《赵氏族谱》二门地字部,1916 年,永济市虞乡镇西阳朝村赵正蒲藏。
《续修家谱补小引》,《赵氏族谱》二门地字部,1916 年,永济市虞乡镇西阳朝村赵正蒲藏。 按:《续修家谱补小引》中记载“始祖姓赵,讳
玉……紮屯于虞邑曾本营,即今之曾家营。”不过,根据《赵氏世系伯仲次序》可知,赵玉和其子赵兴、赵才均未曾驻扎曾家营。 驻扎曾家

营一事应该是自赵福随平阳王来到平阳府的封地后才发生的。
康熙《临晋县志》卷 4《建置志·屯营》,《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
《本族自序》,康熙三十四年,王店村《申氏族谱》,永济市开张镇王店村申元山藏。
《申氏历世祖先灵主》,乾隆十六年,现存于永济市虞乡镇申家营村广场右侧。
《李氏创建家谱》,康熙五十八年,转引自常旗营村史《沧桑六百年》。
崔炳:《潘侯村滩地口岸碑记》,光绪《永济县志》卷 20《艺文》,《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

 

《明太宗实录》卷 130,永乐十年七月庚子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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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年和永乐二十一年的调拨为晋藩军士进入临晋县开展屯田和牧马活动提供了契机。

二、以五所隶平阳等卫

宣德元年(1426),汉王朱高煦起兵谋反,以失败告终􀃊􀁋􀁔。 宣德二年(1427),晋府中内使刘信等、
太原中护卫百户黄能镇抚、刘浩舍人、旗军余丁李能等数十人奏晋王朱济熿“其擅取官仓屯粮积之

王府及操练三护卫将士,给与官粮十万余石,欲接应高煦并发其宫中咒诅等事”。 宁化王朱济焕“始

知嫡母之死密为毒药所弒,即驰奏之”,内使又连奏其谋杀朱济熺父子及不忠不孝十数事􀃊􀁋􀁕。 当年,
朝廷将晋王朱济熿废为庶人,安置于凤阳。

将朱济熿废为庶人后,宣德帝朱瞻基似乎无意再立晋王,他直接革去了晋王府的太原三护卫和

晋府仪卫司:
其护卫官军除旧拨侍各郡王者不动,其原在大同守备官军四千人,令总兵官武安侯郑

亨就彼分拨卫所,家属随住。 见在太原护卫官军内调三千人,连家属住宣府,听总兵官都

督谭广分拨卫所。 其余官军、校尉取勘明白,仪卫正、副改为正、副千户,典仗改百户,校

尉、妳公、女户悉改充军,就彼分调太原。 缘边各卫家属随行,凡调去官军及家属,缘途悉

给口粮,毋令失所􀃊􀁋􀁖。
宣德帝对晋藩官军的安置如下:其一,以前拨侍各郡王的护卫官军不动。 其二,原在大同守备

的晋藩护卫官军四千人,令总兵官武安侯郑亨就彼分拨卫所,家属随驻。 其三,调晋藩护卫官军三

千人,连家属一起驻宣府,听总兵官都督谭广分拨卫所。 其四,将仪卫正、副改为正、副千户,典仗改

为百户,校尉、妳公、女户改为充军,分调太原。 自此,太原三护卫和晋府仪卫司被解散,设于护卫之

下的晋府群牧所自然也就不复存在。
《明宣宗实录》为我们了解这些官军的具体去向提供了线索。 宣德二年五月,武功中卫已有军

匠万余,调来的太原三护卫和振武等卫的军匠不宜再置于武功中卫中,因此另设武功左卫􀃊􀁋􀁗。 《明宣

宗实录》宣德二年十月己未条也透露了太原护卫官军的去向,其文曰:
命宣府左、右二卫官还宣府。 永乐中,以二卫官军屯定州,后以口外少军守备,令悉还

宣府,而二卫掌印指挥、千、百户、经历等官及新收太原护卫官军三千人尚皆在定州。 至

是,指挥黄辅等言:“不便于行事。”遂命俱还宣府莅事􀃊􀁋􀁘。
据此可知,宣府左、右二卫中也包含新调拨过去的晋藩护卫官军三千人。 无论是武功左卫,还

是宣府左、右二卫,都并非王府军事组织,而是一般的卫所。
宣德三年(1428),随侍郡王的晋藩护卫官军也被纳入了一般卫所中。 《明宣宗实录》宣德三年

四月辛巳条载:
辛巳,造平阳卫中左所,太原左、右二卫中左、中右所印。 先是,太原三护卫内五千户所官军随

侍平阳、广昌、永和、宁化、庆成五王,后革各护卫,而各所仍用旧印。 至是,以五所隶平阳等卫,遂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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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宣宗实录》卷 20,宣德元年八月壬戌条;《明宣宗实录》卷 20,宣德元年八月甲申条。
《明宣宗实录》卷 27,宣德二年四月甲子条。
《明宣宗实录》卷 27,宣德二年四月甲子条。
《明宣宗实录》卷 28,宣德二年五月甲寅条。
《明宣宗实录》卷 32,宣德二年十月己未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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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新印给之􀃊􀁋􀁙。
由此推知,随侍平阳王、广昌王、永和王、宁化王和庆成王的五个千户所归入了平阳卫和太原卫

中,成立了平阳卫中左所、太原左卫中左所、太原左卫中右所、太原右卫中左所和太原右卫中右所。
在晋藩武官后人编纂的族谱中,笔者恰好看到了这一政策落实的情况,随平阳王“就彼居住”的

武官赵福,于“宣德二年六月内改宿卫千户所,三年闰四月改添平阳卫中左千户所” 􀃊􀁋􀁚。 虽然没有明

确指出赵福改宿的卫千户所指,但平阳府境内的卫所除了蒲州守御千户所外,只有平阳卫,加之文

中“三年闰四月改添平阳卫中左千户所”一句,足以推断文中的“卫千户所”指的正是平阳卫下的千

户所。 这说明,早在太原三护卫被下令裁撤的两个月后,已出现将随侍平阳王的晋藩护卫官军纳入

平阳卫的迹象。 不过,这些官军似乎继续随侍郡王,成化《山西通志》载,太原左卫中左、中右二所俱

带管随侍宁化、广昌二王府,太原右卫中左、中右二所俱带管随侍庆成、永和二王府􀃊􀁋􀁛,平阳卫中左所

很可能也是如此。
近年来,一些学者开始关注王府护卫裁撤后护卫官军的调动与安置问题。 川越泰博对护卫裁

撤后蜀藩护卫官军的调动进行了研究,认为宣德帝允许蜀藩归还成都中护卫和成都右护卫后,原则

上的移卫形式是将成都中护卫官军调入豹韬左卫,成都右护卫官军调入龙虎左卫,但实际上除了这

两种形式外,还存在将成都中护卫官军调入成都左护卫,成都右护卫官军调入成都左护卫,成都左

护卫官军调入豹韬左卫的形式[7] 。 张程娟对楚藩、蜀藩和鲁藩护卫军的调动进行了考察,认为改调

漕运卫所和同城分立卫所是裁撤藩王护卫军后的两种安置方式[10] 。 本节的研究则表明,朝廷裁撤

太原三护卫后,以化整为散的方式将晋藩护卫军分拨多个卫所安置,此前随侍郡王的晋藩护卫官军

后来也被调入了一般卫所,但仍与原先随侍的郡王纠缠不清。

三、晋府群牧所的复设及其运作结构

晋王之位长达八年绝封。 直到宣德十年(1435)二月,明英宗朱祁镇初登大宝,封朱济熺之子平

阳王朱美圭为晋王􀃊􀁌􀁒,命他仍居太原,“府中旧有房屋、器皿、田地、园林仍皆收掌” 􀃊􀁌􀁓。 不久后,朱美

圭奏称,山西三司和巡抚侍郎不肯照旧拨与房屋、田地。 为处理此事,朝廷派礼部侍郎章敞往会各

官,“从公查照王府官旗军校多少酌量拨与,永为定额” 􀃊􀁌􀁔。 章敞的墓志铭对此事有详细记载:
圣天子嗣位之初,平阳王复封晋王,即以故护卫官军田庐为请,君受命往理之。 至则

较其军数量,以田庐归之,余给于民。 王不悦。 君启曰:“国中先三卫,今止一千户所,以三

卫田庐而归一所之人,得无过乎? 且朝廷以藩屏,望殿下国内军民宜均爱之,庶副皇上至

公之意。”王悟曰:“使方面诸官早有此言,吾岂敢上烦朝廷哉?”还奏,上嘉之。 未几,迁左

侍郎􀃊􀁌􀁕。
这段材料透露出一个重要信息,即朱美圭复封后只有一个千户所,而且朝廷没有恢复太原三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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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宣宗实录》卷 41,宣德三年四月辛巳条。
《赵氏世系伯仲次序》,《赵氏族谱》二门地字部,1916 年,永济市虞乡镇西阳朝村赵正蒲藏。
成化《山西通志》卷 4《宗藩》。
《明英宗实录》卷 2,宣德十年二月辛亥条。
《明英宗实录》卷 2,宣德十年二月辛亥条。
《明英宗实录》卷 7,宣德十年七月己卯条。

 

杨荣:《故嘉议大夫礼部左侍郎章君墓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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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之意,更不愿将故太原三护卫的田庐全部赐予朱美圭。 万历四十三年(1615)周府刻天启增修本

《王国典礼》云:“(晋府)护卫,宣德年间俱革” 􀃊􀁌􀁖,这也说明朝廷没有复设太原三护卫。
朝廷在晋王府中只复设了晋府仪卫司和晋府群牧所这两个军事组织􀃊􀁌􀁗。 其中只有晋府群牧所

是以千户所为编制的,这说明上引文献中的“今止一千户所”指的是晋府群牧所。 平阳卫中左所的

官军很可能调入了晋府群牧所,这些官军长年随侍朱美圭,在朱美圭受封晋王后,自然也就成为了

新任晋王的军事力量。 赵福的调动证明了这一点,宣德十年三月,平阳卫中左所副千户赵福“改晋

府群牧所到任管事” 􀃊􀁌􀁘。 不过他并未跟随朱美圭前往太原就藩,而是留在了临晋县,直至嘉靖年间,
承袭该武职的赵氏族人才离开临晋县,前往蒲州河津县连伯滩,“奉令旨差往连伯滩管屯” 􀃊􀁌􀁙。 成化、
嘉靖和万历《山西通志》只记载平阳卫有左、右、中、前、后五所,没有任何关于平阳卫中左所的记

载􀃊􀁌􀁚。 可见,平阳卫中左所确实已被革去。 康熙《临晋县志》将永乐年间进入临晋县开展屯田的晋藩

军士驻扎的十三个营称作“晋府群牧营”,这亦说明这些军士调入了晋府群牧所,并大量留在了临晋

县􀃊􀁌􀁛。 进而推知,章敞给晋府群牧所军士分配的“故护卫军田庐”,很可能包括他们作为护卫军时曾

在临晋县占据的屯田及牧马地。 这些留在临晋县的官军距离晋王府较远,晋藩控制他们的难度势

必有所增加。
之所以采用这样的处理方式,实应置于洪武到宣德年间朝廷对藩王军事权力的打压以及王府

军事制度变化的背景中加以理解。 自建文朝始,多数藩王的护卫都被削去,朝廷几乎不再为新受封

的亲王设王府护卫,只设群牧所和仪卫司􀃊􀁍􀁒。 诚如周藩宗正朱勤美所言:“国初,诸王得与征伐,故各

拥重兵,有事用于边隅,无事归于藩邸。 上下相维,颇资捍御,而渐削于高庙。 ……仁宣以来,留仪

卫及群牧所供使令而已” 􀃊􀁍􀁓。 学者布目嘲沨也注意到,明太祖诸子中有的有群牧所,但明仁宗诸子之

后,大部分都有群牧所[1] 。 可见,群牧所渐成王府定制,普遍设于各个亲王府中。 “护卫甲士少者三

千人,多者至万九千人” 􀃊􀁍􀁔。 而群牧所以千户所为编制,军士人数大约在一千一百二十人左右􀃊􀁍􀁕。 仪

卫司校尉的人数更少,约为六百到一千人[15] 。 可以想见,若只设群牧所和仪卫司,藩王的军队规模

将大为缩减,很难再对朝廷造成军事威胁。
原太原中护卫右所副千户王斌也调入了晋府群牧所中,临晋县曾家营王富神道碑《王氏世袭源

流志》云:
二十七年,二世祖讳原赴京袭职,为从军年深,屡有战功,除授世袭武略将军。 是年封

建同姓,俾扈从晋藩王,敕封太原中护卫右所世袭武略将军,自是家太原。 三十四年,二世

祖蒿城阵亡。 三世祖尚幼,不能袭职,太祖念两世勤王,亲谓天石捐躯疆场,复诏始祖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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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勤美:《王国典礼》卷 8《兵卫》。
万历《大明会典》卷 124《兵部七》。
《赵氏世系伯仲次序》,《赵氏族谱》二门地字部,1916 年,永济市虞乡镇西阳朝村赵正蒲藏。
《赵氏族谱》二门地字部,1916 年,永济市虞乡镇西阳朝村赵正蒲藏。 按:连伯滩位于平阳府蒲州河津县。
成化《山西通志》卷 6《土产》,《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 174 册;嘉靖《山西通志》卷 29《武备下》,《国家图书馆藏地方志珍本丛刊》第 76
册;万历《山西通志》卷 25,明万历刻后印本。
康熙《临晋县志》卷 4《建置志》,《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第 7 册。

 

唯有襄王朱瞻墡是例外,他深受明英宗朱祁镇器重,在天顺元年被赐予襄阳护卫,由襄阳卫左所、安陆卫右所,及襄府群牧所改成的中千

户所组成。

 

朱勤美:《王国典礼》卷 8《兵卫》。
《明史》卷 116《诸王》。
“一千一百二十名为一千户所。”见万历《大明会典》卷 137《兵部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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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 至永乐元年,三世祖讳斌,年一十五岁,赴京袭职。 宣德十年,改晋府群牧千户所世袭

武略将军􀃊􀁍􀁖。
天顺五年(1461),四世祖王塘承袭晋府群牧所副千户之职。 成化十九年(1483),“晋藩王以世

有勋劳,赐服物,令屯田于河东曾本营,因徙是邑” 􀃊􀁍􀁗。 自此,王塘也来到临晋县。
除了晋府群牧所副千户赵氏、王氏,还有一名晋府群牧所副千户胡氏也有管理屯庄的职责。 明

代时,一些晋府官屯分布在太原晋祠的周边,“资汾河晋溪灌溉之利,务种稻、陆等田,办纳粳米籽

粒,公私咸仰给也”。 嘉靖三十二年(1553),汾河水涨,“将稻、陆等田尽淤沙滩,且高积者若阜,水不

能溉,虽种旱田,碱薄不收”。 隆庆、万历年间,为了疏通河利,晋王府捐银在当地修建石桥过水,立
碑记之,从碑文落款中的“群牧所管庄副千户胡荣”一句可知,晋府群牧所副千户胡荣负责管庄􀃊􀁍􀁘。

晋府群牧所位于太原府城内东南方向的晋王府王城内􀃊􀁍􀁙。 宣德十年七月,晋府群牧所正千户周

礼出城,假称赴晋祠行香,实则赴京奏事。 山西巡按御史及三司官将此事上奏,“上命晋王治其诈伪

之罪,王引咎自责” 􀃊􀁍􀁚。 皇帝后来称此事是门禁关防之职,可见晋府群牧所正千户很可能是不得擅自

出城的。
以上,我们对晋府群牧所的运作结构有了基本的了解。 晋府群牧所正千户居于王城内。 此外,

至少有三名晋府群牧所副千户负责管理屯庄,其中的两名副千户率军在晋西南开展屯田、牧养马

匹􀃊􀁍􀁛。 那么,其他的群牧所是否也有类似的情况? 据《沈阳群牧所袭替世袭簿》记载,嘉靖三十七年

(1558),沈阳群牧所副千户国柱“自承袭祖职,冠带回所,蒙本府推委前往屯田,牧养、进贡马匹在

外” 􀃊􀁎􀁒。 可见,沈阳群牧所副千户也在地方上屯田、牧马。 据嘉靖《威县志》记载,沈阳群牧所在北直

隶广平府威县有六个马房,也可证该群牧所的军士在地方上牧马􀃊􀁎􀁓。 此外,肃王的甘州群牧所也有

一定数量的屯田,《万历会计录》记载该所的屯田数额为 2891 顷 91 亩􀃊􀁎􀁔。 不过,也并非所有的群牧

所都开展屯田和孳牧活动,如安东群牧所在宣德九年(1434)由屯守兼具改为供给柴炭􀃊􀁎􀁕。 嘉靖年间

设立的鲁府群牧所还代替鲁王府的护卫守御王城􀃊􀁎􀁖。 群牧所之所以广泛参与到孳牧、屯田、供给柴

炭、守御王城等多项事务中,可从以下两个方面理解。 其一,随着削藩政策的实施,藩王出征及镇抚

保卫国家的军事职权被削去[12] ,军队规模也大为缩减。 在这种情形下,群牧所自然也就基本不再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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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敕封太原中护卫右所世袭武略将军讳富王公神道》,乾隆五十一年,原立于永济市虞乡镇曾家营村王氏祠堂,现存于永济市虞乡

镇曾家营村王野青家后院。
《大明敕封太原中护卫右所世袭武略将军讳富王公神道》,乾隆五十一年,原立于永济市虞乡镇曾家营村王氏祠堂,现存于永济市虞乡

镇曾家营村王野青家后院。 按:“曾本营”后来改称曾家营。
《重修中河石桥记》,万历三年,收入《晋祠碑碣》。
成化《山西通志》卷 4《宗藩》。
《明英宗实录》卷 7,宣德十年七月甲戌条。
据万历《太原府志》记载,晋府群牧所副千户共有四名,囿于史料,我们只能了解其中三名的情况。
源自《沈阳群牧所袭替世袭簿》。
嘉靖《威县志》卷 6《武备志》,《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
《万历会计录》卷 38《屯田》。
韩王冲 奏:比蒙优免护卫旗军一千八十五人屯种三年,今已满限。 陕西都司俾与群牧所旗军皆如例二八屯守,缘群牧所军士四百六十

六人乃恩赐畜牧之数,乞循永乐间各王府事例,免其下屯,专令供给柴炭。 护卫屯军亦乞循安府旧例,三分守城,七分下屯。 从之。
鲁王府的兖州护卫旗军实在二千六百六十四名,除漕运及临清操备一千一百名外,其余一千五百六十四名旗军、八千六百一十五名余丁

俱在鲁王府私令辦纳钱物,还被各府和承奉司私自占用,无一人守城实操。 在这种情形下,鲁王府设立了群牧所:“合无遵照祖训内事

理,将兖州护卫五所旗军共摘拨七百二十名,并前项金皷手旗军一百一十二名,共八百三十二名,坐委正、副千户各一员,百户十员管

领,专在本府宿卫。 惟复查照德、衡等府事例,设立群牧所管理。”



毛　 悦　 在王府与卫所之间:明代晋府群牧所的设立及其运作

负养马防边之责任,况且许多分封于内地的王府也设有了群牧所。 其二,自建文朝始,大量王府护

卫被削或因种种原因暂时无法发挥作用,在这种情形下,渐成定制的群牧所便承担了更多事务,职
能趋于多元化。

宣德到弘治年间,群牧所制度发生了较大变化。 群牧所在设立之初隶属于王府护卫,然而,在
削藩政策的推行下,朝廷裁撤了大量的王府护卫,也几乎不再为新封的亲王设置护卫。 不仅如此,
在一些得以保留护卫的王府中,也出现将群牧所从护卫中分置出来的情况,譬如沈阳群牧所在宣德

初年隶属于沈阳中护卫,“后分置” 􀃊􀁎􀁗。 《安东群牧所选簿》对景泰年间以后的相关记载中,也几乎不

再将安东群牧所写为“安东中护卫群牧所”或“安东中护卫安东群牧所”,而是直接写为“安东群牧

所”或“韩府群牧所”,这说明安东群牧所很可能从安东中护卫中分置了出来􀃊􀁎􀁘。
最晚在弘治三年(1490),亲王出府后群牧所和仪卫司官校开始由王府长史司带管,《明孝宗实

录》弘治三年十二月己未条载:
岐府左长史朱绶等奏:“臣闻为治有体,内外不可侵越,王府外设长史,职专辅导,选自

进士,假职翰林,任亦非轻。 内设承奉,谨按《皇明祖训》,承奉掌管王府杂事,有事呈长史

司发落。 顷者兵部奏请,亲王出府,仪卫司并群牧所等官校俱属长史司带管。 承奉副陈伟

乃传送令旨,令承奉斟酌拨用,变乱祖法,背违圣旨,意欲擅专国政。 乞赐明断,使内外各

有定守。”时承奉正信保亦奏绶等擅回私家。 上下礼部议,以为王府内外官职守旧制具存,
兼有兵部题奉近例所宜遵奉,绶及信保等俱奉恩命,不能协和办理,互相奏讦,宜逮治其

罪。 得旨,俱宥之,谕令协和办事,勿蹈故辙􀃊􀁎􀁙。
从上文中的“顷者兵部奏请”和“兼有兵部题奉近例所宜遵奉”二句可以推测,“亲王出府,仪卫

司并群牧所等官校俱属长史司带管”这一令旨,是在弘治三年十二月朱绶上奏前不久颁布的􀃊􀁎􀁚。 也

就是说,最晚从弘治三年开始,亲王出府后,仪卫司与群牧所官校由王府长史司带管。
王府长史司的长史是文官,有辅导、规谏藩王之责。 弘治九年(1496),朝廷下令,“亲王有过,专

罪辅导官” 􀃊􀁎􀁛。 将仪卫司和群牧所官校交由王府长史司带管,是将王府的军事组织置于王府长史司

的监管下,以达制衡之效。 据正德、万历《大明会典》记载,群牧所和仪卫司中还各有一名王府长史

司的司吏􀃊􀁏􀁒,可见长史司与群牧所、仪卫司之间的关系。 在实际运作中,也能看到长史司在王府军校

事务中的角色,嘉靖十一年(1532),德府仪卫司军校逃绝相袭,以余丁私补,山东巡抚都御史邵锡注

意到此事,行长史司覈状,久不报。 邵锡檄济南府知府杨抚,要求军校支领月粮时按籍名给之,非正

役补充者不给月粮,仪卫副薛宁率官校军旗等千余人以巨石毁济南府署门,殴辱管粮通判刘知之。
抚按官乃列上薛宁等凶恶状,并弹劾辅导官之罪􀃊􀁏􀁓。 显然,长史司对仪卫司之事负有一定的责任。

群牧所还隶属于都司卫所系统。 洪武年间刊印的《诸司职掌》在都司之下记载了护卫,只有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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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牧所千户所,宣德初隶沈阳中护卫,后分置”(成化《山西通志》卷 4《宗藩》)。
《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 56 册。
《明孝宗实录》卷 46,弘治三年十二月己未条。
布目嘲沨也注意到了兵部的这一奏请,从而认为群牧所隶属于王府长史司。
《大明会典》卷 57《礼部十五》。
正德《大明会典》卷 7《吏部六》;万历《大明会典》卷 7《吏部六》。
《明世宗实录》卷 141,嘉靖十一年八月辛丑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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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府和晋王府的护卫不隶都司,而隶后军都督府􀃊􀁏􀁔。 可见,王府护卫不仅在王府系统中,也在五军都

督府及所辖都司的管辖范围中。 此时群牧所隶属于王府护卫,自然也被包括其中。 正德、万历《大

明会典》和《明史》将群牧所和仪卫司记于各都司或行都司下􀃊􀁏􀁕。 综上,可以得知,群牧所和仪卫司

直接分统于各都司或行都司不迟于正德年间,其同时隶属于王府系统与都司卫所系统。

四、结语

明代前期,晋王府设有晋府群牧所、太原三护卫和晋府仪卫司,宣德二年,晋王朱济熿被废为庶

人,太原三护卫、晋府群牧所和晋府仪卫司不复存在。 宣德十年,平阳王朱美圭被封为晋王后,朝廷

复设了晋府群牧所和晋府仪卫司,但没有恢复太原三护卫。 复设后的晋府群牧所,很大程度上由此

前随侍朱美圭的官军组成,这些官军从晋王府的太原三护卫调入平阳卫,又从平阳卫调回晋王府组

成晋府群牧所。 永乐二十一年,朝廷从太原三护卫中拨出一个千户所的官军随侍平阳王朱美圭就

藩,其中不少官军来到临晋县开展屯田、牧养马匹。 晋王朱济熿被废后的宣德三年,随侍朱美圭的

晋藩护卫官军被就近调入平阳卫中安置,成立了平阳卫中左所。 宣德十年,朱美圭被封为晋王后,
这些官军又调入了复设的晋府群牧所中,并有不少官军继承了护卫军时的屯田和牧马地,继续留在

了晋西南。 这在很大程度上使晋府群牧所在实际运作中表现出与太原三护卫相似的一面。 进言

之,群牧所与护卫之间的承接与替代关系,对群牧所的实际运作有着深刻影响。
考察晋藩护卫官军的调动与晋府群牧所复设的过程,不仅能够加深对明代群牧所制度的理解,

而且有助于重新认识王府军事组织与一般卫所之间的关系问题。 川越泰博对蜀藩护卫官军调动的

研究,已揭示出藩王护卫官军在藩王归还护卫后被纳入一般卫所的调拨路径[7] 。 而本文进一步说

明,这些被纳入一般卫所的藩王护卫官军还有回归王府组成群牧所的可能。 可见,王府军事组织与

一般卫所之间的调拨与转换其实是双向的。 本文的案例或可视作二者互动关系的一个缩影,提醒

王府军事组织是明代军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将王府军事组织与一般卫所联系起来加以考察,注
意二者之间的关系,而不是拘泥于其中一方,或将有助于更为完整地认识明代的军事管理体制,进
而揭示这一体制的灵活性与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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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Qunmusuo
 

was
 

one
 

of
 

the
 

military
 

organizations
 

of
 

the
 

Prince􀆶 s
 

Mansion
 

in
 

the
 

Ming
 

Dynasty 
 

organized
 

by
 

Qianhusuo also
 

named
 

􀆵Qunmu
 

Qianhusuo . Qunmusuo
 

belongs
 

to
 

both
 

the
 

Prince􀆶 s
 

mansion
 

and
 

the
 

Dusi
 

Weisuo
 

system.
 

It
 

was
 

involved
 

in
 

many
 

affairs 
 

such
 

as
 

breeding
 

livestock 
 

cultivating
 

military
 

colonyl
 

and 
 

supplying
 

firewood
 

and
 

charcoal 
 

and
 

guarding
 

the
 

Prince􀆶 s
 

mansion 
 

which
 

is
 

very
 

important
 

to
 

understanding
 

the
 

military
 

system
 

and
 

seignior
 

issues
 

in
 

the
 

Ming
 

Dynasty.
 

However 
 

in
 

the
 

past 
 

research
 

on
 

the
 

military
 

organization
 

of
 

seigniors
 

in
 

the
 

Ming
 

Dynasty
 

focused
 

on
 

the
 

Wangfu
 

Huwei 
 

and
 

only
 

afew
 

scholars
 

paid
 

attention
 

to
 

the
 

Qunmusuo.
 

In
 

the
 

early
 

Ming
 

Dynasty Prince
 

Jin􀆶 s
 

mansion
 

established
 

Jinfu
 

Qunmusuo.
 

In
 

the
 

21st
 

year
 

of
 

Yongle 
 

the
 

Ming
 

government
 

allocated
 

a
 

thousand
 

troops
 

from
 

the
 

three
 

guards
 

in
 

Taiyuan
 

to
 

serve
 

Zhu
 

Meigui 
 

King
 

of
 

Pingyang.
 

Many
 

of
 

them
 

come
 

to
 

Linjin
 

County 
 

Puzhou 
 

Pingyang
 

Prefecture 
 

southwest
 

of
 

Shanxi
 

Province 
 

to
 

cultivate
 

militarycolony
 

land
 

and
 

herd
 

horses.
 

In
 

the
 

second
 

year
 

of
 

Xuande 
 

the
 

Ming
 

government
 

abolished
 

Zhu
 

Jixuan 
 

King
 

of
 

Jin 
 

and
 

three
 

Taiyuan
 

Huwei 
 

Jinfu
 

Qunmusuo 
 

and
 

Jinfu
 

Yiweisi.
 

A
 

year
 

later 
 

soldiers
 

accompanying
 

Zhu
 

Meigui
 

were
 

transferred
 

to
 

the
 

nearby
 

Pingyang
 

Guard
 

and
 

established
 

the
 

Pingyang
 

Guard􀆶 s
 

Zhongyousuo.
 

In
 

the
 

tenth
 

year
 

of
 

Xuande 
 

Zhu
 

Meigui 
 

King
 

of
 

Pingyang 
 

was
 

granted
 

the
 

title
 

of
 

King
 

of
 

Jin.
 

The
 

Ming
 

court
 

reset
 

Jinfu
 

Qunmusuo.
 

This
 

Jinfu
 

Qunmusuo
 

is
 

mostly
 

composed
 

of
 

troops
 

who
 

previously
 

served
 

Zhu
 

Meigui.
 

These
 

officers
 

and
 

soldiers
 

successively
 

went
 

through
 

the
 

process
 

of
 

transferring
 

from
 

Prince
 

Jin􀆶 s
 

mansion
 

to
 

Pingyang
 

Wei
 

and
 

from
 

Pingyang
 

Wei
 

back
 

to
 

PrinceJin􀆶 s
 

mansion.
 

They
 

inherited
 

garrison
 

land
 

and
 

horse
 

ranching
 

land
 

and
 

continued
 

to
 

stay
 

in
 

southwestern
 

Shanxi.
 

The
 

office
 

of
 

Jinfu
 

Qunmusuo
 

located
 

at
 

the
 

King
 

City
 

of
 

Jin 
 

the
 

military
 

officer
 

who
 

served
 

as
 

Zhengqianhu
 

were
 

not
 

allowed
 

to
 

leave
 

King
 

City.
 

In
 

addition 
 

at
 

least
 

three
 

Fuqianhuwas
 

responsible
 

for
 

managing
 

the
 

military
 

colony
 

land 
 

and
 

two
 

of
 

them
 

led
 

the
 

army
 

to
 

cultivate
 

military
 

colony
 

land
 

and
 

herd
 

horses
 

in
 

southwestern
 

Shanxi.
 

Research
 

on
 

the
 

establishment
 

and
 

operation
 

of
 

the
 

Jinfu
 

Qunmusuo
 

can
 

not
 

only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study
 

of
 

Qunmusuo
 

and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military
 

system
 

within
 

the
 

Ming
 

government
 

but
 

also
 

help
 

to
 

rethink
 

the
 

transfer
 

and
 

transforma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ilitary
 

organizations
 

of
 

the
 

Prince 􀆶 s
 

mansion
 

and
 

General
 

Weisuo
 

and
 

thus
 

more
 

fully
 

understand
 

the
 

military
 

management
 

system
 

of
 

the
 

Ming
 

dy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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